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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深：最先创建并使用“话剧”这个名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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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年$月，“剧协”公演为洪深
根据英国作家王尔德的《温德米夫
人的扇子》改译并执导的《少奶奶的
扇子》。首演时，洪深除任导演，还兼
饰刘征英；其他上阵演员有孙少安、
王毓清等。洪深的改译首先忠实于
原著情节内容，但洪深将故事中所表
现的风俗人情和人物对话予以了中
国化，让观众觉得故事就像发生在中
国。其次，布景以硬片替代布条、台上
门窗屋顶采用实景、灯光可随剧情气
氛、时空转换等，皆成为该戏的创举。
不过在一片赞誉声中，洪深也意

外地接到一位陌生观众对这出戏“表
示出一定的满意之外，还提出了一些
不同意见”的来信。这位写信人即田
汉。不久田汉致信洪深，提醒他道，
“上海戏剧文学及舞台艺术有真知灼
见者不多，而旧势力、似是而非的势
力又特大，望兄莫误于浮名，莫与旧
势力握手，否则成功之希望有限也。”
田汉的提醒，让洪深与他越走

越近。继%"&'年洪深加入田汉领导
的戏剧团体“南国社”外，又于%"()

年参加中共领导的“左翼作家联盟”
和“左翼戏剧家联盟”。在后者影响
下，洪深于%"()年、%"(%年创作出农
村三部曲的前两部《五奎桥》《香稻
米》。“在这两部剧作中，他对剥削农
民的地主乡绅、放高利贷的资本家
和代表帝国主义者深入农村进行掠
夺的买办们作了无情的揭露和抨
击，反映了当时的江南农民的悲惨
命运以及他们和反动阶级之间进行
的自发斗争。中国话剧舞台上出现
这样的农民，恐怕也是第一次。”

嫉恶如仇的爱国
者洪深
提到%"()年，洪深的正义感在

这一年&月&&日的上海大光明电影
院，曾有过一次大爆发。那天洪深坐
进大光明电影院观看美国影片《不
怕死》（又名《上海快车》）。但看着看
着洪深再也坐不住了，他从主演罗
克的表演中，察觉这部影片完全站
在西方殖民主义立场，侮辱中华民
族和丑化中国人。未等散场，洪深即
愤慨离席，随即赶到日晖里$%号南
国社找到田汉，讲述了事情原委。洪
深对田汉说，这部电影会在“大光
明”一演再演，我要回那里上台演
讲，号召中国观众退票，拒绝观看这
部影片！接着洪深告诉田汉，“大光
明”坐落在公共租界，估计这样一
来，影院外方经理和工部局巡捕房
会干涉甚至拘捕他，他会联系明星
影片公司法律顾问，一旦自己被捕，
请这位律师为他出庭辩护。
田汉支持洪深的正义，但他觉

得由洪深一人去未免势单力孤，而
且万一出什么事也没有人传递信
息。于是就安排了南国社的张曙、金
焰、田洪、廖沫沙等年轻人随洪深前
往，一则保护，二可助威。果然，那天
在“大光明”，当银幕上出现《不怕
死》侮辱中国人的画面时，只见洪深
一个跃起跑上舞台，站在那里大声
抗议。然后情绪激昂地向观众发表
演说，激起了观众的民族义愤；最后
有观众大呼：“打倒帝国主义辱华影
片！”与此同时，许多观众纷纷起身，
表示要去退票。

洪深此举果然惊动了院方，只
见外方经理不一会即领着几个壮汉
过来，不由分说扭住洪深，强行把他
带到经理室。张曙、金焰、田洪、廖沫
沙等人见状，也一拥而入。随后双方
便发生了肢体冲突，结果洪深被关
进老闸捕房。从那里出来后，他即向

特区法院起诉，控告大光明影院放
映辱华影片，而且侵犯人权。(月%(

日开庭那天，洪深在法庭上慷慨陈
词，痛斥帝国主义文化侵略行径，引
起旁听席上群众强烈共鸣。经过数
月斗争，最后在这年'月，该片主演
罗克在美国报纸刊登公开道歉信；
收回《不怕死》影片拷贝，严禁在中
国其他城市放映；大光明影院则向
洪深登报道歉。
洪深的嫉恶如仇，也凸显在对

汉奸的不齿上。%"('年春天，洪深出
席在武昌国民党召开的一个茶话会
上，适遇行政院长汪精卫在会上发
表对抗战形势悲观失望论调。洪深
忍无可忍，汪甫讲完，洪深即起身
说：“我对汪先生的话有意见！”接着
就逐一驳斥汪的谬论，汪既不敢与
洪深交锋，又怕下不来台，遂起身由
一群随从簇拥着离去。其情状狼狈
不已。至于日本入侵中国东北后，洪
深和他的同志们更是同仇敌忾，集
体创作了《走私》《钨》《洋白糖》《汉
奸的子孙》等剧本，揭露日本帝国主
义和汉奸的罪恶活动，对激发中国
民众抗日情绪，产生了积极影响。
“西安事变”爆发一个月后，洪

深还和傅东华、邵洵美、叶灵凤等邀
集王统照、沈起予、徐迟、赵家璧、戴
望舒等八十余位文化艺术界人士，
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九楼举行座谈
会。洪深在会上以召集人名义，当着
列席的国民党官方人士方冶、潘公
展、洪瑞钊三人面，向与会者疾呼：
现在国难临头，我们为了以全民族
集体的力量，克服一切民族解放的
障碍物，必须不分朝野，大家结合起
来，一致做统一救国的工作。
抗战全面爆发后，洪深愈加积

极投入上海文化界的救亡运动，组

织了由他任队长的上海救亡演剧队
第二队，深入大后方致力于抗日救亡
宣传工作。在多地演出《九·一八以
来》《保卫卢沟桥》《放下你的鞭子》等
活报剧。此时正值国共二次合作期
间，不久，洪深暂离二队，进入由郭沫
若任厅长、专司宣传的第三厅，负责
戏剧工作。不到半年时间，洪深就把
分散在各地的戏剧从业人员重新组
织起来，进行业务和军事训练，最后
组成十个抗敌演剧队，深入各战区，
以戏剧为武器，演出抗战戏剧。

最后的上海之行
洪深对上海有着不一般的感

情。洪深后来长住北京，上世纪五十
年代，已罹患绝症的洪深到上海看
望朋友，赵清阁撰文回忆道：“他已
经明白自己患上了绝症；但他不愿告
诉别人，让别人为他忧心。他正悄悄
地用乐观主义的精神，向世界告别；
向亲友告别；向曾经留过他的足迹的
地方告别。他装出一种轻松愉快的神
情，讲叙他此番南来的计划：他要在
上海看望一些老朋友，走访他曾经长
期执教的复旦大学，他还将去解放
前的西藏路东方饭店开个房间。”洪
深此行还郑重地告诉赵清阁，“上海
市文化局答应我，要把我指定的那
间过去常常用来写作、谈戏的房间，
腾出给我住一晚，让我回忆回忆旧
日往事；在那里我曾和不少导演、演
员、作家，讨论过剧本的演出，创作，
那是一个值得缅怀的地方”。
洪深一定记得，%"(*年春，即田

汉被捕的第二天深夜，有五六位“自
己同志”聚在东方饭店四楼洪深下
榻的房间，秘密商量着如何营救田
汉。座中一位知情者向大家讲述了
田汉被捕经过，他说特务们最初去

田汉家抓他时，田汉正和几位戏剧界
同仁睡在四川北路的东亚饭店。可田
汉在那里睡不着，最后还是穿衣起
床，硬是回家。结果刚走到家门口，就
被蹲守在那里的特务抓获。此时洪深
表示，他打算亲自去南京向国民党交
涉，向他们提抗议，如果后者说田汉
因为是“左联”人被抓，他就告诉他
们，“我也是左联的人，你们把我抓起
来和田先生关在一起好了”。

据知后来还是夏衍拦住了他，
说还是要另外想办法，这样不够策
略。夏衍这样说，当然也是出于为洪
深的安全考虑。而洪深对赵清阁所
说想去的东方饭店，此时已改为上
海市工人文化宫。赵清阁昔日也曾
在这里与洪深讨论过和他合作的电
影剧本《几番风雨》。当时赵清阁还
不清楚洪深寻访故地“东方饭店”的
用心，还以为他有什么新的创作计
划，想去作故地游，以寻找灵感。但
洪深对此却连连摇头，说他的创作
生涯已经结束，他不再创作了+并说
他此次离开上海后，还要去常州故
乡扫墓，顺便看望家乡父老。
那天洪深在赵清阁家里吃了晚

饭。告辞时，赵清阁送他出来，洪深
请她送他到弄堂口，并说，这也许是
他最后一次来这里，以后恐怕不会再
来了。听了这话，赵清阁回忆道，“我
微微一怔，旋即释然，以为他又是说
笑话，或背诵什么戏的台词。他常在
谈话中喜欢夹背几句莎士比亚，因
为他教了几十年的莎士比亚，莎翁的
作品他已背得烂熟了”。然而，这次真
的是赵、洪两人的永诀！%"**年'月&"

日，洪深病逝。赵清阁闻此噩耗，惊
愕不已，忍不住失声痛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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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两个洋水兵抱头鼠窜

曼丽说：“我看你平时不喝咖啡跳起舞来
也是蛮有劲的嘛。”说着，曼丽指乐队旁边的几
个没有搭上舞客的舞女，故意说：“那边有几个
吃‘汤团’（指没有舞伴的空坐舞女）的，你阿要
送舞票给他们？”龙彪说：“你寻我啥开心，存心
是要出我洋相？今天我特地请你到一个新的地
方来，就是要你开心，今天，我就是侬的专利，
哪怕是‘舞国皇后’来请我，我也不起身的。”龙
彪一席话说得曼丽心里甜津津的。
两人坐了一会，传来一阵喧哗声，这吵声

似乎来自于舞厅外的街肆。舞厅内的人们不
约而同地朝窗外张去：狭隘的街面上有两个
喝醉了酒的水兵与一名中国女人在拉拉扯
扯。曼丽忽然大叫一声：“阿凤，好像是阿凤！”
龙彪定睛一看，也看出了是她，阿凤头发散乱
的样子好像也是喝过酒的。龙彪拉起曼丽：
“走，出去看看，出了什么事？”

两人来到街上，阿凤见了龙彪与曼丽便
从洋水兵的臂弯里挣扎出来，逃到了两人的
身边。龙彪见洋水兵追了上来，便一把将水兵
拦住。“喂，你们想干什么？”龙彪用的是英语。
洋水兵便手舞足蹈地咕咕噜噜说了一大通，
意思是说，他们花了钱，请阿凤喝了酒，并答
应他们一起去“小房间”（旧时酒巴间专设的
性交易地方）玩的，她却临时变卦了。但阿凤
说自己并没有收钱，只是陪他们喝喝酒。龙彪
将阿凤说的话给两个洋水兵转述了，两个洋
水兵不服，便再次上来要拉阿凤，龙彪又一把
将他俩拦住，并提出每人给他们些钱请他们
离开，洋水兵不肯。他们正在交涉之际，已围
上来一群看热闹的人，多数是拉皮条的“蚂
蟥”，其中有几个认出了龙彪，一个领头的绰
号“黑皮”的走了过来：“啥事体，啥事体？”龙
彪拉过“黑皮”朝他手里塞了一叠钞票，说：
“这两个外国赤佬要吃这个女人‘豆腐’，这个
女人是我的邻居，你将这两个高鼻头给我摆
平！”说着拉着阿凤便走。两个洋水兵不从，还
要想去拉阿凤，“黑皮”一个唿哨，从弄堂里一

下子涌出来一帮子“小赤佬”，把两个洋水兵
围得头头转。喝醉了酒的洋水兵想挥拳头，
谁知十来个年轻人挥拳、踢腿、丢石子，把
两个洋水兵吓得抱着头朝外滩方向逃窜了
去……龙彪、曼丽拉着阿凤也早就不见了人
影。龙彪的车子拉着两个女人在午夜的上海
马路上飞奔。
风一吹，阿凤的酒醒了一半。她说，要下

车。曼丽说，深更半夜的你到哪里去？阿凤说，
你们去玩吧，也不要管我了，随便我到哪里
去。曼丽说：“阿凤，你老是这样一个人到处混
也不是个办法，我给你介绍一个男朋友好
吗？”阿凤冷笑一声说：“男朋友？啥人要我这
种人？”曼丽说：“这难说。我认识弄堂口一个
小皮匠，还有配钥匙、弄门锁的小手艺，跟你
是苏北老乡，人很老实的，快三十了，光棍一
条。”曼丽见阿凤不吭气，继续说：“哪一天我
给你们介绍认识，如果成，将来他摆皮匠摊，
你摆个馄饨摊，钱虽少点，总比现在有一顿没
一顿的好吧。”
曼丽被龙彪拉去以后，家庭麻局一下子

缺了只角。“三缺一，伤阴节”，曼丽就是这场
麻局伤阴节的人，也成了众矢之的。黄国杰骂
道：“戳气！伤阴节，真是吃耳光角色！”黄国杰
喝了口普洱茶，把那只雕龙紫沙壶重重地压
在茶几上，茶水也泼了出来。急得保姆赶紧拿
来抹布擦拭。杏芬发声了：“你也只会背后骂
骂，真的当着她的面，你敢吃她耳光吗？”国杰
正想回话，院子里响起了脚步声，是熟客钱伯
韬来了。敌伪时期，钱伯韬在日本人的银行里
任职，但不是一个实权派，他只是在金融方面
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金
融官员从重庆来上海接收银行，黄国杰帮他
花了些金条、请接收大员上好的餐馆吃饭，把
他打扮成受日本人欺侮的中国人形象便过了
关。黄国杰见来了老朋友，就招呼他坐下来，
“伯韬兄，你来得正好，搓几圈？”杏芬说：“伯
韬，侬日本老婆走了，外面阿有了‘小房子’？”
梅香问：“‘啥叫‘小房子’？”伯韬哈哈大笑，
说：“大阿姐，你这‘小房子’一说倒是有学问
的，如今是民国三十多年了，这‘小房子’提法
已很少了。这是老式说法，如今只信叫‘姘头’
‘阿姘’‘外插花’了。说起‘小房子’还是晚清
上海滩丹桂戏院名角杨月楼的风流之事，被
上海人叫开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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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醉酒后吐真言

偏偏方亮还不知趣，说道：“那我们去看
场电影吧，反正现在时间还早，好不容易才
出来一次的。”
看电影不是更暧昧吗？常若雨心想，但又

不知如何拒绝，怕太生硬会伤害到对方。她仰
头看了一眼天空，夏夜的天空高远而明净。
我不应该为这种小事情纠结。常若雨心

想，然后嫣然一笑，“可我也不喜欢看
电影啊。”“那你喜欢什么？说出来，我
陪你。”“前面有家大排档，我们去叫
瓶啤酒，点盘螺蛳什么的。我请客。”

对于常若雨，方亮从来就不知道
该如何招架，只有点头的份。

看着常若雨站在排档前，跟老板
讨价还价，点了一盘螺蛳，一盘小龙
虾，一盘糖醋萝卜和一瓶啤酒，然后招
呼他一同入座。方亮的心境电闪雷鸣
风急浪高，感到自己真的是不了解这
个女孩，文静的外表下竟还有如此豪
爽的一面。
“你还吃得下？”“我点的都是吃

不饱的东西啊。再说你团购的晚餐一
点也不划算，量也太少了，我都没吃
饱。”常若雨面孔上荡开笑容，给方亮
倒了一杯啤酒，“我知道你也一定没吃饱，想
吃什么再点，反正我请客，你就不必再回去
吃泡饭了。”“看你说的。”方亮的脸红了，他
请客的晚餐被喜欢的女孩这么调侃，实在没
面子。常若雨哈哈大笑起来。
“你喜欢吃螺蛳和小龙虾？你这么个文

静的女孩……”方亮想说不怕有失形象吗？
但还是没敢说出来，出口却是，“这样，这样
不怕把衣服弄脏了吗？”

常若雨又笑起来了，“看你哪像个男人
啊。这种问题不该你问，问了证明你一点也
不了解女人。你真的该走出去多接触接触女
性，别老是生活在想象中。”
面对心仪女孩的豪爽，方亮觉得自己是

有些小家子气了，他心中升起一股夹杂着柔
情意味的豪情，端起酒杯，大口喝起来。“别干
喝酒，吃菜。”常若雨把小龙虾推到他面前，自
己格支格支地嚼着一个糖醋小红萝卜。

两人边喝边吃。一时间，方亮话也直白
罗嗦起来了：“若雨，你外表文静，内心豪爽；

看起来很柔弱，其实很刚强；不跟你深入接
触也许会感觉你比较乏味，一接触才发现你
是最有趣的人。谁讨了你做老婆，少活十年
也是赚的，真的，赚的。”
见方亮已带醉意，常若雨觉得该结束了，

她一挥手招呼道，“老板买单。”“我来我来。”
方亮摸钱包的手有点不听使唤，等他把一张
百元大钞摸出来，常若雨已经付完账了。

常若雨说：“好啦，是朋友的话
就把你的钱收好。你的酒量可真
小，这就醉了。还好你今天没开车
来，不然成酒驾了。我送你去地铁
站吧。”方亮一挥手，“那怎么行，地
铁站离你家还有一段距离，女孩子
一个人走夜路不安全，应该是我把
你送回家。”“行了行了，我们谁也
不要送谁了，就此告别吧。拜拜。”

望着常若雨转身而去的潇洒
背影，方亮一阵失落，酒也醒了。这
个女人每次都把他撩拨到兴起，却
又戛然而止。他恼恨她对他的这种
做派，却也是这种态度愈加增加了
她身上不可言喻的魅力，让他欲罢
不能。

常若雨觉得卖卡券不死不活
的，她还是怀念一开始卖掉的那批减肥鞋，很
刺激的感觉。虽然后来进的番茄汁没挣到什么
钱，但她总觉得卖一些实打实的东西要比卖那
些纸片好。减肥鞋也好，番茄汁也好，都是一锤
子买卖，如果能有长期的供货商就好了。

方亮进入生意场也有好多年了，不知道
他这方面有没有人脉。抱着试试看的心情，
常若雨给他打电话，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
来。原本是随便问问的，没想到方亮还真有
这方面的路子。以前他在公司打工时，有个
台湾人是他的上司，两人比较谈得来。后来
方亮辞职开了淘宝店，那个台湾人也辞职干
起了零食批发买卖，两人还都保有对方的联
系方式。

常若雨喜出望外，催着方亮联系台湾
人，方亮让她不要进太多货，万一卖不掉就
亏大了。于是各种各样的台湾零食，常若雨
都各进了一部分。进价并不很便宜，于是售
价也低不下来。一连两周时间过去了，零食
的成交还是为零。


